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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0年前，那顺德力格尔主编的蒙古族

诗歌集 《静谧的秋夜》 出版，布赫副委员长为
之撰写了序言，他称道：“蒙古族具有悠久的文
化传统，他们不仅长于骑射，而且善于吟咏歌
诗。在苍茫辽阔的草原上，史诗和民间文艺哺
育着游牧民族善良的心灵。蒙古族十分推崇翰
墨华章，把诗人、作家、艺术家视为受人尊重
的人物，重视诗文之中真善美对于游牧民族心
灵的滋养。”这是对蒙古民族文化源流的精当概
括，也是对蒙古民族文化性格的生动表述。

的确，蒙古民族是具有诗性品格和诗歌意
趣的民族，在他们的语言符号和修辞方法中，
在他们的日常用语和对话中，都有大量生动的
比喻、夸饰和象征。他们仿佛在神奇的想象中
纵马驰骋，描绘着梦幻的天堂，因此，从精神
本质上说，每个蒙古民族的男女老少都是歌
手，也都是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和巴·布林贝
赫在我国当代诗歌史上已成为耀眼的明星，他们
的艺术光辉沐浴着几代蒙古族诗人的成长。进入

“新时期”之后，苏赫巴鲁、查干、阿尔泰、阿古拉
泰等一大批优秀的蒙古族诗人崛起，他们以蓝
天、白云、草原、骏马为主体意象，以多样的艺术
风格和审美个性，表现出蒙古民族的英雄气质和
浪漫情怀，表现出在辽阔的内蒙古大地上历史前
进的脚步声和欣欣向荣的景象，正如巴·布林贝
赫写的：“我将用燃烧的诗句/赞美祖国明媚的春
天/你将用绿叶的色泽/装扮广阔无边的草原”
（《叶子》），表达了所有蒙古族诗人热爱祖
国、热爱草原的共同心声。

在诸多优秀的蒙古族诗人中，白涛以其深
刻的知性、浓郁的诗性和鲜明的个性展示了他
独特的艺术魅力。他曾出版过《此山彼海》《苍狼
泪》《从一只鹰开始》《一张蒙古的脸》等诗集，曾
荣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最
近他又推出一部新作《长调与短歌》，不仅延续了
他一贯的艺术风格，而且深化了他对蒙古民族文
化源流、历史变迁、性格特质、精神命脉和现实生
活的理解。这部诗集可视为蒙古民族浓缩的文化
发展史，展现了多彩的历史风情图，同时又是
诗人激扬而优美的心灵奏鸣曲。

诗人在深沉地思索：“跟
着一朵白云走/是一匹马的梦
想/跟着一匹马儿走/是不是我
一生的向往？”（《一匹马和它
对大地的亲吻》） 骑马劲射的
民族，不管多么依恋河泽与草
原，都在马背上驰骋欧亚，至
今那呼啸的鞭哨和哒哒的马蹄
声，还在历史的长廊里回响。先祖的英姿和他
们流传百代的英名，成为永恒的记忆，镌刻在
所有蒙古人的心上，那是怎样的所向无敌、器
宇轩昂、激扬悲壮，已化为一种民族自豪感，
在世世代代蒙古人的血液里流淌。“我们的民
族/曾经勒马阴山南北/阴山以它长久的宽厚/成
为骑马民族永远眺望的高度”，于是“阴山不老
的雪峰/挑起过几多壮士英名”，即使“森林化
为灰烬/雪豹化作岩石/那些生灵化作象形图案/
投影于大山之上/是永远的精灵”（《阴山岩
画》）。“马背上的江山/我们的江山/比别处的
江山更高更远更开阔//自古江山配伟人/站在马
背上，回望/我们的江山/从俺答、忽必烈到铁
木真/冰臼旁边，我此刻的脚印与先人重叠在一
起”，“在山顶上我看见色彩斑斓的山谷/国画般
慢慢展开”（《又见江山如画》）；“狼山/匈奴
的山西夏的山/李陵的山苏武的山/最后统统交
给了成吉思汗/他把这个名字定位到了今天”
（《过狼山》）。这是一种真实而难得的民族意
识与情感自觉，在时间里绵延，在心灵深处定
位。正如我们穿越了千年时间的幛幔，依然充
满激情地吟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
和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
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
河，朝天阙”。这同样是特定历史环境中派生的
民族意识和情感自觉。别林斯基曾援引过果戈
理的一段话，他认为真正的民族性是内在的而
不是表象的，诗人“只要他是以自己民族气质
的眼睛、以全民族的眼睛去观察它，只要他的
感觉和他所说的话使他的同胞们觉得，仿佛正
是他们自己这么感觉和这么说似的”。他还认
为，“要使文学表现自己民族的意识，表现它的

精神生活，必须使文学和民族的历史有着紧密
的联系，并且能有助于说明这个历史”。我们从
白涛的直抒胸臆和意象符号中，鲜明地感觉到
他对表现民族意识，是富有历史感的。

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形成，同地域环
境、生存方式、生理机制、生活习俗、文化流
源等多种因素有着潜在的关系。白涛认为，“马
背，起源于一双眼睛/蒙古人的眼睛/单皮、内
褶，柳叶般细长/而飘逸，适合于朝远处张望/
马背的起伏，就在/地平线上”；“马背曾经远
去/带着大地的美丽斑斓/马背也曾归来/驮着谁
的痛苦和回忆”（《马背起源》）。于是那些可
敬的先人们就驮载着蓝天和白云的梦，在大地
上纵横驰骋了。是枭雄精神驱使这个游牧民族
远行，又在远行的艰辛中强化了枭雄精神。诗
人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有豪情赞美，
而且能随着时间远去窥见了历史的悲哀，就是
那位无往而不胜的旷世英雄，在“无数个大漠
寒夜你痛饮狂欢/不曾想六十六岁却终马六盘/
在高原放射大片金黄的时刻/你的马队开始了苦
难 而 漫 长 的 流 浪 ”（ 《陨 落 了 ， 我 的 太 阳
汗》）。当辉煌转化为暗淡，并非是历史的偶
然，“假面的乡亲以狂欢/掩饰悲凉/代代儿孙早
已隐匿他乡//其实有人看见你了/辉煌的跛马/
那战死马上的先父/有着金黄的盔甲金黄的长
须/还有头发你没有带回/他败北的消息”（《辉
煌的跛马》）。悲壮与苍凉，讴歌与叹惋，都在
历史的天空中弥漫。不都是历史的认同，也有
历史的批判：“在异域他乡/这些蒙古儿男/左手
是银边的海碗/右手是异族的娇艳/面向烈火/纵
情狂欢/在他们身后/马蹄踩平的地方/荒凉四处
生长/这些梦想征服世界的人们/在马刀的呐喊

声中/追逐鲜血、白骨和太
阳 ”（ 《 在 古 老 的 年 代
里》）。是啊，哪里是游牧
民族美丽的海疆和旖旎的海
岸？在“不需要长矛和弓箭
的年代”，“就与严寒与干旱
做永久的依伴/放牧彼此远
离的营盘/敖包与经幡只配

做风景/短剑与长弓沙海中沉眠”（《不是海
洋》）。在失落的感情中，生成了理性的自觉，
表明了历史的前进。

既然诗的生成，是从感觉到智慧的升华，
不可忽视的是有什么样的智慧才会有什么样的
感觉，而智慧又绝非是单纯的生理机制，它也
包含着学养、知性、悟性和思辨的能力。包容
在 《长调与短歌》 这部诗集的精神内核，是表
现蒙古民族热爱家园的深挚情感，是敢于开拓
的开阔胸襟和百折不挠刚正英武的枭雄性格。
这些流淌着苍狼和白鹿血液的子孙，浪迹天
涯，对自己的家园总是魂牵梦萦，即使死去，

“一颗又一颗/草原人的头颅/指向了万里之遥
的/故乡”（《故乡的方向》）；而所有活着的
人，“在最欢乐最忧伤的时候/他们的手上也捧
着自己故乡的名字”。白涛用五彩缤纷的笔墨描
绘了草原的美丽，那里有马头琴和四胡交会的
委婉，有一片片澄清的水淖映着蓝天，那些

“骑马的人牧羊的人/展开流水的袍袖/垂下闪亮
的短刀/交换翡翠的鼻烟壶/甩动长长的套马杆/
拉琴的人唱歌的人/心儿被雾岚遮掩/弦音与歌
喉在清流弯曲的刹那/被高原辽远的浑阔/一层
层收敛”（《锡林河漫歌》）。这是怎样一幅和
谐而又安恬的生活画面，成为当下蒙古民族生
活的理想写照。不仅如此，诗人以其明彻的目
光，看到我国各民族相互尊重共同发展，已成
为蒙古族人民的愿望与心声：“视土地为性命是
一种活法/逐水草而居也是一种活法//一样地壮
大/一样地文明/磨盘的旋转和马蹄的更迭/一同
递进着风雨/而升起的太阳只有一个”（《在大
河之源》）。这是深刻的哲理，表现出在历史前
进中每个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

方式都在发生急剧的嬗变，独特性和趋同性共
存，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园中共同走向繁荣富
强。同时，诗人也忧患民族精神的淡化，而希
冀民族精神的传承。后工业时代在日新月异地
推进物质文明，信息化的时代缩短了世界的距
离，工厂和道路在不断挤占草原和牧场，城市
的水泥建筑和四角的天空，离大自然越来越
远，而快节奏和高速度都远离了马头琴悠扬的
琴声。诗人看到“矿山一天天向地心掘进/神山
移动，敖包迁徒/达尔汗茂明安的会盟之地/越
来越模糊不辨”（《传说四：龙梅和玉荣的草
原》）。诗人担忧都市蒙古人“啃着面包喝矿泉
水，渐渐/和马蹄、歌声、膻汗味儿产生出距
离”，“慢慢想不起母亲的故乡/羊油和奶水的湿
痕/还隐约印在胸前，血气熏染的草原上/酒醉
中 的 父 亲/在 对 谁 大 声 叱 责 ”（《都 市 蒙 古
人》）。诗人何尝不懂得，城市的崛起和发展是
一柄双刃剑，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上有太多的

“二律背反”，时代对人和生活方式的淘汰与选
择是严酷的，它永远不屈从于人的主观。而诗
歌是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的精髓，它祈望“我
的眼睛是百灵/望见的只有羊群/我的心灵是湖
水/映照的只有流云”（《蒙古图腾》）。如今，
一边是勒勒车的悠然，一边是“神九”的天外
降临，这片神奇的土地，让人乱花迷眼。

时代发展、历史前进都会促使民族文化心
理，乃至生活格局、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
美意识在承续中产生嬗变，在嬗变过程中会有
新的欢乐和阵痛，这是时代风貌最本质的体
现。《长调与短歌》在这方面虽有表现却略显不
足。尽管如此，这部诗集鲜明地表现出白涛有
开阔的精神视野和文化视野，有深邃的历史
感，在他所营造的密集的意象群落中，融入了
强烈的主观色彩，从而更加富有艺术感染力，
语言时而精湛跳脱，时而舒放委婉，构筑了宏
大而优美的诗意空间。其中《马头琴手》《盅碗
舞》《蒙古文》《锡林河漫歌》 等许多短章，可
视为精湛佳品。作为一位当代蒙古族代表性诗
人，白涛的长调幽远、短歌遒劲，他以嘹亮的
歌喉，唱出一曲蒙古民族的英雄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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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民族的英雄浩歌
——读白涛诗集《长调与短歌》 □张同吾

思想与艺术的多声部交汇
——评高延青的韵语集《梦寻天问》 □里 快

舞台剧 《功夫传奇》 自 2004
年进入人们的视野，直至今日历
经 8 年演出几千场，在市场上依
旧红红火火，演出剧场常常人满
为患。这成功的原因，除了剧作
具有较高的艺术品质，还得益于
其强大的营销理念。

将一部剧作搬上舞台，艺术
定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舞
剧、音乐剧、歌剧这样的“头
衔”，决定了作品最终呈现的价值
走向。其实，可以将 《功夫传
奇》作为舞剧看待，因为其中不乏
舞剧惯有的表现形式：单、双、三
人舞的形式贯穿始终，表现语汇大
多采用中国古典舞的身手步法，尤
其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时，主要人
物的心理变化，都是通过肢体语言
呈现于舞台的。

或者，将 《功夫传奇》 归于
功夫剧一类，也无可厚非。其中
少林功夫在舞台上唱了主角。蛤蟆
拳、鹰拳、猴棍、鸭子拳，这些少林
武功中的诸多拳法在舞台上展露
无遗，比起刻意雕琢的舞剧桥段，
自成一脉的武术与生俱来的吸引
力足以吸引观众的眼球。比起华丽
的舞台设计，胸口碎大石、尖刀锁
喉这类惊险刺激的独门绝技，为整
部剧作带来了震撼力。最终，《功夫

传奇》以舞台剧之名予以呈现，使得各种艺术形式各
得其所，舞蹈、武术、哑剧等在其中相得益彰。

在瞩目于《功夫传奇》艺术造诣的同时，不得不
叹服其强大的营销理念。《功夫传奇》得以成为文化
商品在市场中流通，便是因为这恰到好处的商业运
作。当然，这也得益于北京的文化气候与旅游资源，

《功夫传奇》 的一个重要观众来源是各大旅游团体，
尤其是外国游客。旅游团体是一个极具流动性的社会
群体，这种流动性决定了文化产业中的作品必须具有
十足的新鲜感才能博得游客的兴趣。

对于外国的游客们来说，歌剧、舞剧这些在西方
早已成熟的艺术形式，已是司空见惯了。当外国游客
来到东方国家，最能吸引其眼球的就是这博大精深的
东方文化。中国功夫是外国人认知中国的特色文化之
一，各类门派的武功在外国人心中的神秘感确实吸引
着众多外国游客自愿地走近《功夫传奇》，而运动中
的视觉冲击比起古老的建筑群与矗立着的静态物像，
更让这些游客们震撼。中国功夫的独门绝学在崇尚自
由主义的西方人眼中是极具冲击力的，中国功夫浓缩
在一个多小时的《功夫传奇》中，确实让众多的外国
游客过足了瘾。中英对照的文字解说更充分地体现了

《功夫传奇》宣传团对外国观众的关照，该剧每每演
出便掌声不断。

然而，艺术作品给人带来的心灵震撼终究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渐行渐远，尤其是针对于旅游市场的文
化演出来说，这类触动更是昙花一现。如何让这种文
化震撼更长久地停留在观众的脑海之中呢？《功夫传
奇》 剧组做了一些印着“中国功夫”字样的纪念商
品。琳琅满目的文化衫和纪念章一类商品在旅游景点
随处可见，却从未见过像《功夫传奇》这样观众竞相
购买的场景。相信游客是出于对 《功夫传奇》 的留
恋，才会主动地通过物质来留住这片记忆，也证明了
该剧在文化的传播和艺术的创造中做到了相对圆满。
由于游客的络绎不绝，使得其自营的演出场馆北京红
剧场，也成为了更多游客驻足的旅游景点，自然为带
动周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推崇“纯艺术”的人们，也许对艺术产业化现象
嗤之以鼻。但细心想来，所谓商业化让传统文化蒙羞
一类的观点，大多是建立在商业化艺术作品对于传统
艺术形式的亵渎与摧毁之上。若艺术作品能做到艺术
品质与商业利益共赢，才可以真正得到应有的尊重。

《功夫传奇》在8年后的回眸给予了当今艺术市场更多
时效性的思考，也引领着众多的常态剧目，从容地走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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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忠是一位诗人、作家，自 2004 年开
始介入文学批评，先后在报刊杂志发表了
大量的文字，至今已出版 《诗意的触摸》

《文本与言说》《缪斯的守望与回归》《站在
低处说话》 等多部专著。他一贯恪守的是

“用一颗心灵去理解另一颗心灵”的批评传
统，重视理论的滋养，却没有丝毫的学究
气，而是在解读他人作品的过程中从容地
说出自己对文学、人生和诸多社会现象的
理解。这种诚恳、谦虚、认真的批评态
度，这种清新、率性、热情的批评文字，
一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让我有
些吃惊的是，就在不久前，他又推出了

《乱花迷眼》一书。该书再一次证明，马忠
有能力立足于文学现场，和众多的作家进
行精神层面的对话。

收入在这一文集里的文章，所评述的
作品文体多样，包括诗歌、散文、小说、
评论等，这些作品都是清一色的清远作家
所写。这些作家，包括唐德亮、谭伟文、
黄海凤、叶清河、李伟新、华海等，是当
下清远文坛的主将。而在我看来，面对这
么庞大的一个写作群体进行发言是有难度
的。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不同于自
然科学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诉诸普遍，
而是诉诸个性、差异、独创、情感、情
绪。因此，能否发现作家的真正独创之
处，能否真正理解作品所传达的复杂情感
和幽微情绪，是批评工作的重要考量标
准。《乱花迷眼》在这方面不但经受住了考
验，还借此凸显了自己的批评特色。

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和他的创

作经历大有关系。一个有过创作经历的人
在介入批评实践的时候，往往会偏重审美
发现，在判断作品的得失时，所持的往往
也是艺术的尺度。马忠也不例外。也许是
因为他为人谦逊、低调，具有包容性，在
面对众多风格多样的艺术作品时，他总能
迅速地发现这些作品的优点。他是一位批
评家，同时也是“美的发现者”。

另外，马忠所使用的批评方法，也有
助于他形成自己的批评风格。面对这么庞
大的写作群体，马忠首先注重的是细读作
品，通过阅读的方式置身于创作者的情境
中，揣摩他们的心态，感受他们在生活世
界与文学世界里的酸甜苦辣，借此来获得
真切、细腻的感受。接着，在细读文本、

“换位思考”的基础上，和作家进行广泛而
深入的精神对话。这样一种批评方法，和
中国古典文论所强调的“知人论世”有相
通之处。马忠曾以“站在低处说话”一语
来对自己的批评工作进行自我定位，并且
得到不少批评家的认可。所谓的低处，“一
指言说者我本人的身份属社会底层，二指
言说远离学术话语中心，不惹人注目，甚
至被忽视”。“站在低处”，其实也是相对于

那种高高在上、指点江山式或教作家写作
式的批评而言，是要让自己回归到能够和
作者进行平等对话的位置上。而等到真正
进入对话的时刻，马忠又总能适时地将自
己对文学的热情焕发出来。热情，这也是
批评工作所不能缺少的重要成分。文学作
品所传达的精神、所塑造的人物、所营造
的氛围，是很难完全用知识和理论进行归
类的，如法国批评家蒂博代所言：“才智只
能完成批评的一半。”因此，面对文学作品
所着力传达的感情、情绪，我们需要的不
仅仅是才智，还得学会“用感情去判断感
情”，因为“只有感情才能判断感情，把感
人的东西让精神去做出判断，无异于让耳
朵去判断颜色，让眼睛去判断和弦”。同
样，只有当批评家有足够的热情，共鸣才
有可能发生。

另外，热情也需要有合适的载体，才
能够更好地得到落实。对于马忠来说，具
有诗性色彩的语言、独具匠心的比喻，都
是他最终将自己的热情固化、艺术化的有
效途径。马忠的评论，大多是采用散文、
随笔的形式，写得率性、松弛，甚少有知
识障、术语障，个人的心灵感悟和文本的

学理阐释较为完美地交融在一起。
正是因为马忠所采取的是和作者进行

精神对话的立场，读完他的批评文章，马
忠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形象，还有他所关心
的那些作者的形象，往往都一并变得清晰
起来。举例说，我之前对唐德亮的诗作颇
有印象，对唐德亮本人却缺乏了解，但是
在读了 《与群山一起奔跑——从 〈苍野〉
看唐德亮的艺术特色》《艺术风格的嬗变与
升华——读唐德亮诗集 〈深处〉》 等批评
文章之后，就感觉唐德亮的形象变得立体
了，对他的诗歌也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
也是在读了 《聆听自然的呼吸——读华海
诗集 〈静福山〉》 之后，我才更多地想去
了解华海其人其诗。读其文想见其人，这
正是好的批评文字的魅力。

《乱花迷眼》 一书，主要是作家作品
论，是个案解读。在做了如此扎实的阐释
工作以后，马忠对清远文坛已经有了属于
他自己的整体性了解。书里的 《乱花渐欲
迷人眼——清远当代文学发展综述》 这篇
文章，就是他试图从宏观上把握清远当代
文学状况的一次尝试。由此我们可以看
到，马忠既是一个好的对话者，也是一位
可信、可靠的文学建设者。他的工作已经
赢得了不少作家的尊重。

这让我再次想起马忠“站在低处说
话”的自我定位。看来，高和低的区分，
永远是相对的，也是相互辩证的。自以为
站在高处的，也许恰恰一无所用、一无是
处；而自觉地、有意识地选择站在低处
的，最后反而能抵达高处。

在理想主义离文学越来越远的文化情
势下，高延青撇开怅惘、忧郁与各种浮躁喧
嚣的信息干扰，让沉重多舛的生命体验、生
存感悟于茶香、墨香中，发出了自己独特的
声音。蒙古族作家高延青由此完成了他对自
己的韵语全集《梦寻天问》的美学定位。

作为一位蒙古族文化学者，高延青熟谙
诗、文、书、画等诸多艺术门类，以仁爱、宽
厚、善解的精神品格，穿梭于漫长的社会历
史进程与无力抗争的个体命运之间，对人
性、道德、理想、权力、欲望等诸多层面进行
归纳、梳理、解剖，然后作出具有一定个性特
征和艺术高度的解释。

在他的韵语全集《梦寻天问》中，作者放
任身心，在历史与时代的长河里畅游，从中
拣取那些最具色彩的浪花，深藏心底，择取
适意之处，吐出冲天水柱，径直射向山川、大
地。而后独立潮头，追述过往，叩问本性，以
古朴厚重而又灵动飘逸的姿态，剖开对象的
内核与特质，呈现出世事的斑驳、芜杂与丰
富性。他在多个时空维度上，释放喜悦与苦
闷，抒写对经验世界的独特感知，获取与创
作实力相匹配的审美评介。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部类似蒙古族非物
质文化遗产呼麦一样的多声部交汇——丰
富的低音、悠扬的高音、浑厚的中音以及婉
转的变声，吸纳吞吐于同一时空，进而汇成
一部天籁般的交响。在这里，诗、词、曲、赋尽
吐芬芳，体例、调牌、形制丰富多样；社会、政
治、经济、历史、文化、人文、地理等涉猎广
泛；爱情、亲情、友情、乡情、爱国之情炽烈而
坚真。

精神文化资源的挖掘，涵盖了多个方面
的立意和主题。特别地，作者在不同的文化
语境中，艺术地暗示个体生命感悟与整体性
意识的一致与悖逆，体现其独特的审美品
质。且看一首《题墨色百花图》：“小酒一壶春
意暖，呼来百花上笔端，水拌点墨发五彩，拙
计十诀画童玩，莫信江湖翻天手，能使汪洋
万里船，随心画笔抒胸臆，掏尽杂碎换牡
丹。”八行诗句，声、情、状、貌、思、虑、意、气
八种神态，呈现于同一时光。读毕，伏案垂
眉，大有“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
横 ”之感。

从《梦寻天问》可以看出，高延青对社会
历史有着很强的认知能力，对生存理念有着
精确的把握。凭借这块高地，诗人慷慨击节，
或寄语亲朋，倾诉心声；或回望历史，过滤沧
桑；或推崇善良，挞伐卑劣；或凭吊千古遗
址，追寻不朽经典，其势如行云流水，畅达精
妙，不断开启着读者的心灵迷宫。即使是一
首山水诗，也含有深刻的寓意与寄托。作者
在《游武夷山》中写道：“彭祖二子化武夷，九
曲流筏听朱熹，三十六峰拜东海，依客问山
茶满溪，一披红袍香生雨，三姑玉女百姓衣，
碧水丹崖狂歌处，你题他题我也题。”流连之
处，无论仰俯，皆含机锋。

用以支持诗人实现其意图的，是广博
的社会历史文化知识和相对成熟的艺术技
巧。这成为高延青韵语的一个最为显著的
特征。古风 《湖州行》 中，用典居然多达
22 处，使湖州的地理形胜、历史沿革、文
化积淀、人文质量得以全方位显现，使作
品具有丰富的思想艺术品质。而在骚体

《梦寻天问》 中，诗人则通过丰富的想象，
虚拟天界，展开对话，将一代伟人毛泽东
的胸怀胆略、远见卓识以及是非功过，酣
畅淋漓地呈现给读者，也将诗人自身的人
格操守以及对领袖的尊崇彰显无遗。气若
长虹的铺排与走势迤逦的文路，体现出诗
人在审美发现、文本立意与艺术表达上高
超的驾驭能力。

《梦寻天问》字里行间都漫延着一种典
型、炽烈的人文情怀，构成这一情怀的基
本要素是悲悯、激愤、自由、关爱等。因
为有了这样一些要素，整部作品自始至终
都闪烁着人民性的光辉。而人民性恰恰是
自 《诗经》 以来，中国传统诗、词、曲、
赋的优秀品质。而且，高延青有着非凡的
人生阅历，对这种品质的理解、体悟就显

得更深刻、更周密，也就更具典型性。“寒
梅怀正气，堪折不堪欺，留得根本在，雁
叫又红衣”（《七绝·题红梅图》），不屈的
意象、疏朗的意境，共同发出的凌然之
气，击打的不是耳目，而是魂魄。

在创作手法上，作者则于古典语言环
境和语言感觉中，恰切地摄入现代语素，
同时注意从民歌中汲取营养，甚至在适宜
进入的节点上，慨然允诺口语和俗语通
行。通过不同创作元素及其要义的吸纳、
整合、归结，使得整部作品呈现出一种古
朴典雅而又洒脱清新的风格，一如清水芙
蓉，虽然简约，却摇曳多姿。在 《夜雨春
归》 中，这种感觉尤为强烈：“春归一夜
雨，春去一夜风，花魂不忍散，日日盼啼
青。”一组意象，虚实结合，配之以可以看
做“诗眼”的结句“日日盼啼青”发出的
不绝的诗音，其意境何等美妙。

在中国文学史上，古典诗词曲赋树立了
至今都难以企及的典范。其中尤以唐诗、宋
词、元曲为最。就艺术成就而言，世人均首推
唐诗，尤其是成熟于盛唐的近体诗。规范的
平仄韵律与优美的意境造设足以与绘画精
品媲美。然而由韩愈、孟郊倡导的“以文为
诗”和宋代的“诗歌义理化”主张，使得格律
诗慢慢衰弱。只待苏轼起而救之，才使其重
归昔日，同时将诗文革新运动扩大到词的领
域，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
大和丰富了词的题材和意境，使宋词在艺术
造诣上可与唐诗相比，成为中华民族名副其
实的文学瑰宝。

从《梦寻天问》中看出，高延青对诗词曲
都有研究，对发现美与表达美的规律有着深
刻的理解，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于
大千中探寻幽微，于幽微中辨析大义；端庄
而不失诙谐，率直却蕴涵深沉；扬善的风帆

昂首东风，刺恶的刀刃光芒四射；典故、神
话、传说的运用，使得作品获得了一种庄重
岸然而又绚丽多姿的色彩。与此同时，大量
文化信息的摄入、传递，又使作品具备了高
层次的文化品位。

然而就具体作品而言，成就最高则首推
古体、格律诗，词曲稍逊，自由体诗次之。这
种现象大抵与诗人对相关艺术研究的深入
程度有关。对比而言，词曲在选调、破
题、声韵，以及视觉、听觉形象的典雅、
圆润等方面要更讲究、更规范。而自由体
诗则在意境设计、内在节奏、通感表达、
语言扭曲变形与虚实转换上煞费心思。至
于文本中涉及政治题材方面的写作，则无
论议论抒情，还是揶揄嘲讽，都因为某些
艺术元素的欠缺而不能与其他题材的篇章
相提并论。尤其是一些不时可见的议论性
的语言，更使作品减色不少。但这并非

《梦寻天问》才有的遗憾，而是今人创作这
类作品的一个通病。

这是一个问题，解决的基本途径不外
乎：在精心梳理题材的基础上，进入创作状
态，而后适时将逻辑思维转化为形象思维，
寻找、选择那些背后隐藏着本真形象要素的
文字进入；注意将“物象”转化为“意象”，将

“实体”转化为“虚体”；同时恰如其分地运用
借代、指代、比兴、象征等手法将抒写对象艺
术化；或者索性指桑以槐，另辟一径，通过别
样书写，臻其殊途同归。鲍照的《拟行路难》
之四、六，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陶渊明的

《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诗》，大抵就是这样
创作的吧。

在阳光安静的午后，品读高延青的韵
语，可谓一种享受。倘若细心发掘那些隐藏
在文字背后的古典精髓抑或现代意蕴，会不
时生出一种晕眩。其中那些情景、那些风貌，
尤其是作品所展示的完美的气格与心性，足
以淘洗人心。当花香扑鼻的时候，接着到来
的，有谁能够说不是嘤嘤鸟语？而声音较之
色彩要更体贴、更生动。借此，我们完全可以
这样说，既然高延青已经把我们引进春天
里，并且用他的艺术之光打开了我们几近熄
灭的热情，那么，在接下来的选择中我们惟
有等待。

文学现场里的精神对话
——谈马忠的批评集《乱花迷眼》 □李德南


